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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1500年之后，在卡利卡特[1]取得的胡椒，无一不是鲜血染红的。”[2]

——伏尔泰（Voltaire）
人的生存需要营养，但食物却不仅是果腹之用，而是体现着人类的角色地位与社会关系。从食物

的获得到食物的生产、贸易和供应，甚至人们口味的形成与改变，都渗透着权力的支配。“狩猎时代到

初期文明的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结构，都是以食物生产与分配的体系为基础的。”[3]尤其是随着人类探

试论食物在社会支配结构中的等级区分功能

——以 18 世纪之前的香辛料胡椒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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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世纪人们对世界的思想认识中有着对等级背景的强烈依赖。作为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

来自东方的胡椒等香料履行着政治符号的等级区分功能，在 13 至 17 世纪风靡欧洲。在对香料的探寻过程

中，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找到了通往东方的坦途，由此兴起的东西方贸易以及引发的战争和掠夺，使得香

料的消费人群发生改变、总量激增，并最终引起人们香料观念的变迁。香料消费的普遍化虽然使其最终失

去区分等级的功能，但各国统治阶层通过获得远途贸易和种植园经济带来的巨大利润，创造出对殖民地的

掠夺实力。香料的祛魅过程，是欧洲社会主流观念摆脱中世纪封建等级特征、发展为商业利益主导的现代

权力支配观念的过程，也是塑造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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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卡利卡特（Calicut），印度西南部港口城市。中世纪时，卡利卡特是东方香料的集散中心，因而获得“香料之城”的称

号。

[2]〔澳〕杰克·特纳：《香料传奇：一部由诱惑衍生的历史》，周子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

13页。

[3]〔美〕汤姆·斯坦迪奇：《舌尖上的历史：食物、世界大事件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杨雅婷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版，第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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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与争夺那些带给人们愉悦感的上瘾性食物 [1]，即胡椒等刺激性新奢侈品食物（new luxury food
items），这在满足了人类新的胃口的同时也支配了社会需求结构，改变了财富、权力、等级观念，甚至

世界的中心。食物是人类交流的桥梁，但随着其交流而带来的发展变化却不仅限于食物本身。本文

关注的不是食物发展的历史，而是食物的发展如何影响着历史。

一、食物与社会地位

食物自古就是权力资源的象征，饮食结构彰显了人的社会地位。在食物当中，肉食所提供的蛋白

质是人体营养结构中最重要的，因而在食物分配中也具有象征意义。食物的分配并非随意，而是由社

会角色地位所决定。狩猎部族在分配集体所得时，通常把动物身上最优质的肉食部位献给部落首领，

然后根据成员在部落中的重要性分配狩猎成果的各个部位。“在每一个吃肉的场合中，便自然地可以

观察到一个人的身份。”[2]即使到了 17 世纪，在欧洲工人阶级家庭中，由于食物不足，通常只有父亲能

够享用含有优质蛋白质的肉食，以确保其工作的体力，为家庭赚取微薄收入，而妇女与儿童则以替代

食品土豆、谷物等碳水化合物补充热量，以致常常出现儿童发育营养不良的现象。

同样，因肉食分配方式不同所导致的人体蛋白质含量差异显示出母系氏族在社会生产更加复杂

时出现衰退，男性在取得社会支配地位的优势。例如，中国中原地区史前和东周时期多个考古遗址的

出土人骨中的稳定同位素、体质人类学和墓葬分析的结果显示了东周男性明显食用更多肉类，女性则

较少吃肉而食用更多当时不受欢迎的麦类作物，这反映出东周女性社会地位的下降[3]。研究发现，“在

玛雅古城蒂卡尔（Tikal，4—8 世纪），营养良好的贵族身高比普通人要高出大约 10 厘米”[4]。在肉类不

足的时代及地区，食用淀粉类食物（小麦或其他谷物）就成为消除饥饿的重要方式，甚至当今世界“3/4
人口的饮食模式多半还是一种淀粉食物为‘中心’”[5]。当然，淀粉和糖分比蛋白质提供的热量高，以至

于今日世界中，肥胖被与社会地位低下联系在一起。

人类社会财富的积累始于食物的盈余，能够被良好储存和不断积累的剩余食物是最早的资源。

人类在剩余食物获得上的不平等促进了社会等级的形成，这也是产生权力支配的基础，因为有了剩余

食物才可能征召追随者以扩展政治势力，“剩余食物的积累有助于古代国家的崛起”[6]。因而，食物从

一开始就不仅简单用于充饥，而且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职能。因食物在权力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最早烹

煮食物的鼎也就被当作了首要的政权象征，被用于献祭仪式；甚至在当今世界，作为一种国家象征的

民族菜肴的出现和提倡，也可以作为促进国家认同的方式。

二、香料使用中的等级区分功能

食物的易腐烂性决定了食物的保存对于人口繁衍具有重要意义。通常，最早需要防腐材料用于

[1]“articles of pleasure”（德文 Genussmittel），这里指那些人们食用、饮用或者吸入的带来感官享受的一组食物。包

括胡椒在内的所有香料以及咖啡、茶、雪茄、酒、鸦片等具有刺激性麻醉性的上瘾性食物。参见 Wolfgang Schivelbusch,
Tastes of Paradise: A Social History of Spices, Stimulants, and Intoxicants.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David Jacobson, Vin⁃
tage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house, Inc. Newyork.1992. Pxiii.

[2][5]〔美〕西敏司：《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王

美美美 西敏司㺨PMGHBOH 4�：《 王 4΀美
� �.� � 

�,�,�,

�<



历史学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8/2· ·

肉品保存的，是社会中拥有富余肉品的阶层。用盐、香料或者糖腌制鲜肉，能延长肉类的保质期，提高

食物的储存效率，这对于人类征战备食和消除饥饿都有推动作用。但是香料用于防腐不仅是出于功

效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其区分功能。作为香料之一的胡椒对肉品保存的杀菌率只有25%，远不如盐以

及本地草药（80%的杀菌率）[1]。但是，香料昂贵的价格、东方的血统以及接近天堂的味道[2]决定了对其

使用只是社会上层的特权。

特权阶层也用香料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保存尸体的传统来自埃及，埃及人认为死亡并不是人

的结束，而是一个转渡过程，人死后需要一个形体。当然用香料保存尸体也是为了区分阶层。据希罗

多德记载，制作木乃伊有 5 种方法，其中最贵的就是使用香料：上层人士把香料涂抹于尸体上或者与

尸体一同焚烧；而穷人只是简单地把内脏取出，使尸体风干。实际上，香料也无法完全保证尸体鲜活，

只是为了使死去的人充满“圣洁之气”[3]。到了中世纪虽然已经没有了转渡的说法，但是香料区分阶层

的功能依然存在，贵族和高级教士注重死后保持较好的容貌，“竭力想在礼仪特别是在葬礼上显示其

高等地位”[4]。

中世纪也是香料医药发达的时期。香料被广泛用来防治瘟疫，仅胡椒就被用来治疗名目繁多的

疾病，甚至用作解毒剂[5]。当然，12 世纪香料作为医药与作为防腐剂一样，其等级区分也成了固定模

式：“对于空话敷衍的人，我们回以大量的草药，对付以贵重东西的人，我们使用香料和药物。”[6]但实际

上，给穷人用的草药疗效并不比香料差。19 世纪之前的人们并不了解细菌传播的方式，但是相信香

料能够消除瘟疫带来的“腐气”。除了可以冲散腐坏味道之外，香料因为有保存期长、便于携带的特

点，常被人们放在香盒中，带在身上，抵御浊气。将香料带在身上在17世纪之前的很长时间里被社会

上层认为是抵御瘟疫的一种措施，当然现在香料只是普通人用来清新空气的装饰品。

中世纪人们的观念中，香料还与情欲分不开，因而对于教士而言，使用香料通常是被禁止的。但

是教士生病时香料却被允许当作医药使用，所以，教士也会装病以食用香料；另外他们也会借助节日

祭祀的机会，大肆享用香料烹饪的美食。由于宗教仪式上不可缺少香料的氛围，因而香料在教士中的

使用也与教会等级观念相联系：教阶越高，使用香料越多。在当时，香料据传能提高生育能力，因而被

中世纪的贵族用来解决生育率低和子嗣死亡率高的问题。

虽然在现代科学看来，香料充其量只起到“改善中世纪人们膳食结构中单调而无味的主食”[7]的作

用，但对当时的人们而言，香料宛如一个传说中的神秘世界，它的香味是从天堂飘过人间的味道。香

料常被与天堂关联在一起，因为香料来自东方，而香料东方血统的魅力远非一个简单的地理意义上的

概念所能描述，中世纪的人们也把天堂想象在东方。中世纪的作家在描绘天堂景象的时候，不可缺少

对香料味道的描写；恋人、朋友之间也互赠香料来夯实情谊。香料夸张的价格体现出它所经历的从印

[1]Stefan Halikowski Smith,“‘Profits Sprout Like Tropical Plants’: A Fresh Look at What Went Wrong With the Eurasian
Spice Trade, c. 1550-1800”,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2008)3; Wolfgang Schivelbusch, Tastes of Paradise: A Social History of
Spices, Stimulants, and Intoxicants, p.6; Paul Freedman,“Spices in the Middle Ages”, History Compass, 2,（2004）EU115.

[2]香料（spices）一词的英文原意也有“情趣、趣味”的涵义，与快乐（delights）同义。

[3][4]〔澳〕杰克·特纳：《香料传奇：一部由诱惑衍生的历史》，第176页，第179页。

[5]罗马皇帝马库斯·奥雷柳斯的御医盖伦的著作《论抗毒剂》（Comcerning Antidotes）为这种疗效提供了支持，但是

在现代医学看来这种医学理论也属于魔幻。

[6]索尔兹伯里的约翰（1110—1180）举出的在“谄媚者和医师”中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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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到欧洲的超长旅途，这进一步提高了香料的魅力。胡椒、豆蔻、肉桂等香料是统治阶级的地位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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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塔尔人袭击塔纳，导致中线北线商路中断。1422年之前的埃及马穆鲁克诸王朝统治时，利凡特[1]地

区的香料贸易总体上都是自由进行，威尼斯与热那亚成为向欧洲输送香料的重要港口。随着1453年

奥斯曼帝国的版图扩张至君士坦丁堡，存在千年之久的欧洲与东方商路的重要枢纽被穆斯林控制，其

征收的高额关税使欧亚贸易变得无利可图，东西贸易路线的北线再次中断。

尽管经历瘟疫[2]和战乱，香料贸易却不断发展。中世纪末期，欧洲对香料的需求达到前所未有的

高峰。“地理因素赋予香料贸易一种天然的垄断性”[3]，威尼斯商人深谙“只要供不应求，就可以哄抬价

格”的道理；15 世纪七十年代，法国每年购买香料要花费 18000 马克黄金。香料的消费者扩大到对于

宫廷奢华生活方式进行模仿的新富中产阶级，越来越多的人们渴望消费夸张的服饰和具有浓烈味道

的香料，胡椒逐渐成为中产烹饪中的必需品。然而香料供应来源的有限自然无法满足这么高的需求，

市场供应面临枯竭。面对胡椒的诱惑，英国逐渐明白“当其价格超过了除富有的少数人之外谁也付不

起的程度时，亟须派遣一支组织良好的远征队去寻找它的源头”[4]，为了满足欧洲皇室贵族消费，冒险

家们开始寻找从另一个方向到达东方的可能性。

可以说，近代地理大发现的开启与欧洲人对胡椒的饥渴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饥渴在有障碍干

扰其得到满足的时候成为了驱动力——发现新大陆只是探寻到胡椒产地印度的航海路线的一个副产

品而已。对胡椒的搜寻过程中，欧洲人经历无数次失败而取得的成功，是对历史学、天文学、航海技

术、地理学、医学等多种经验的总结，也是人类理性的精巧应用。香料时代横跨中世纪与近代，从文化

的显著意义上，胡椒是完全中世纪的，然而，“商品像人一样，也具有社会生命”[5]。首先，随着欧洲船队

到达香料产地，看到真正的东方，几个世纪以来对于东方的神秘感由此消失；第二，直接由产地运来的

大量的胡椒充斥欧洲皇室、贵族甚至是中产阶级的餐桌，香料的使用不再罕见，不再象征地位阶级，价

格也大幅下降；第三，宗教改革打破教廷对祈祷仪式的垄断，香料不再是天主教弥撒的必需品，香料的

味道也失去了“来自天堂的味道”的神圣感；第四，美洲的发现使欧洲人对香料的兴趣转移到了黄金等

贵金属贸易上，“新世界”变成象征着无限可能的新的潜在的天堂。因而，从十字军东征开始提起欧洲

人的胃口的香料，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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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钱袋。从一定意义上讲，以胡椒为代表的香料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通过香料贸易引起的战争与掠

夺，西方逐渐控制了东方。

因而，哥伦布大交换带来的最深刻的影响，是权力变化。“控制传送路线的人可以操控这些影响，

把食物生产和集中的劳力转移到他们想要的地方。”[1]然而，谁又能说得清新大陆的发现究竟是人类征

服了新世界，还是新世界征服了我们的味蕾？工业化在带来更便宜更有效率的动物蛋白质的同时，也

带来了口味多样化和食物的普遍化。人们对食物的欲望赋予了征服者支配的权力，但同时也带来权

力关系双方的互相依赖。

四、香料普及带来观念的变迁

人类的口味，除了源于本能的欲望之外，更多地是由所处的社会文化所规约。将香料作为奢侈食

品用来区分等级的观念起源于罗马帝国，罗马人把财富和幸福联系在一起，并把饮食发展成一种高级

艺术，餐桌上的炫耀是一种社会必需。香料所代表的奢侈风格使它在风靡欧洲的同时也因此备受诟

病：历史学家李维（公元前 59—公元 17 年）说，罗马的衰落就是从厨师的职位提升开始的，“以前是最

低等奴隶的厨师首度获得了尊敬；烹饪也从苦役变为人们心目中的艺术”[2]。

香料具备区分社会等级的功能，由于其稀有、珍贵以及东方血统的特性。“人类总是在追求那些

外来的——那些自己家园不能拥有的东西”[3]，上层社会身穿东方丝绸，以对比其属臣的粗麻布衣料，

饮食上本土的食物必须用东方的香料予以调味。胡椒最早从摩鹿加群岛和印度由阿拉伯人运往埃及

和叙利亚中转，然后由意大利人（主要是威尼斯商人）穿越地中海运抵意大利[4]。所有这一切的历史意

义就在于，新风尚的材料来自进口。准确地说，是一种外来文化侵占了上层社会的审美，西方将东方

作为奢侈品供应源，就像今天的欧洲离不开阿拉伯的石油一样，东方的奢侈品成为中世纪欧洲上层社

会不可缺少的生活物品，“香料支配了欧洲人的口味”[5]。

人类社会热衷分级，而嗅觉上的分级更为基础；味道与嗅觉也构成社会现象——“香料作为珍贵

和内含美学愉悦感的芳香剂，被视为奢侈品，并因而从苏美尔传说（Sumerian legend, c.3000 BC）起就

被当作文明的显现和高社会阶层的符号象征”[6]。香料作为一种政治符号行使着社会区分和竞争功能

的标志的作用；中世纪严格的禁奢令明确了香料可以被哪些群体消费，以此来对抗不断丰富的商品获

得手段和不断增长的商品数量对等级系统的威胁[7]。当然，禁奢令无法阻止人们对香料消费的不断扩

大的追寻与模仿：香料的“节制使用还是过量使用验证了主人的社会等级”[8]。为保证不同阶级对食物

享用的区隔，欧洲社会一方面通过专供制度（ecclesiastics）保证贵族消费的优先权，所谓“生存需要让

[1]〔英〕菲立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文明的口味：人类食物的历史》，第197页。

[2]E. Gowers, The Loaded Table: Representations of Food in Roman Literature（Oxford, 1993）, pp.1-24, 111. 转引自〔英〕

菲立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文明的口味：人类食物的历史》，第139页。

[3]〔英〕安德鲁·多尔比：《危险的味道——香料的历史》，李蔚虹、赵凤军、姜竹青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版，第1页。

[4]威尼斯是欧洲主要转运点，其全盛期正是欧洲大量消费胡椒的12—16世纪，用从胡椒贸易中获取的巨大利润造

起了威尼斯的大理石宫殿，威尼斯建筑中也由此留下了华丽的东方风格。威尼斯见证了胡椒贸易的全盛期和衰落期。

[5][8]Wolfgang Schivelbusch, Tastes of Paradise: A Social History of Spices, Stimulants, and Intoxicants.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David Jacobson, Vintage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house, Inc. Newyork.1992, p.13, p.7.

[6]Stefan Halikoswki Smith, Demystifying a Change in Taste: Spices, Space, and Social Hierarchy in Europe, 1380-1750,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07,29:2,245.

[7]A. Apparadurai,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Cambridge, 1986）, in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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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精英保持对食物供应的严格控制”[1]；另一方面进行强制甚至是哄骗，他们称“宫廷菜往往有些特

色材料是外人不准食用的，比如英格兰的天鹅和埃塞俄比亚的蜂蜜酒”[2]……

香料拥有来自天堂的味道，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遥远不可及的天堂的欲望。“这种欲望终将

导致不停的探险、战争和殖民，以及奴隶制和种族灭绝……遥远的香料岛已经绘制出了历史进程的轮

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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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是群体分化、社会分层的庞大生产机制和分配机制。这是一个在没有武力暴力相逼的前提下，社会

观念对行为的改变。资产阶级以逐步攀升的经济实力以及随后抬头的政治力量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

支配体系。新权力体系下，饮食习惯上的行为选择依然由阶级支配——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提供了

“麦当劳的汉堡和肯德基的炸鸡”


